
他们一起看盛开的连翘，久久未
能移步。“时候到了，提调。”他耳语：
“春天和哪一个季节都不一样。我在这

里一天都待不下去啊，快快帮我吧，帮
我走出这个囚笼！”他在乞求。小棉玉
无语，看看天空：“每年春天都有一场
战事，通常府上大人会遣我去河东。过
了河才有机会。我的公子，我从来没像
现在一样害怕哩。”

夜里下了一场小雨。淅淅沥沥的

雨声让人难眠。窗外有鸟儿，它们近一
声远一声应答。更远处有马蹄声，咔嗒
咔嗒。舒莞屏想起了憨儿。箭镞嗖嗖。
沙上血滴。他侧身看她：身边这个女子
将为自己承担怎样的险峻，她果真知
晓？到那时，无论是冷霖渡还是万玉大
公，都不会饶恕她的。舒莞屏在雨声里
辗转反侧。小棉玉知道他被无尽心事缠

住，只劝：“睡吧公子，睡吧。”她的额头
抵紧他的手臂，像一只小羊，睡着了。

谁也想不到这是一场喜雨。第二
天清晨听到一对喜鹊鸣叫枝头，接着
府中大人传来文书：提调将在三日之
内巡行河东，牒令即刻发出。这个突如
其来的音讯让人觉得意外，静下来想
想也算自然。届时，车马随行不难周

备，三个贴身护卫也要相跟。舒莞屏唯
一需要携带的就是那个柳条箱包。启
程前一夜，小棉玉赠给两条颜色不一
的束发绫带。舒莞屏走入浴间，要有一
次彻底的洗涤。他将柳木浴盆盛得满
溢，在热气蒸腾中捧起清水，与热泪一
起，自上而下尽情流淌。掬水，长时间

不吭一声，听门口轻轻移来的脚步。
“公子，是我。”“请稍待，提调大人。”
“我为公子洗浴吧！明日一早就要上
路，这是我该做的啊。”

他静了一刻。外面再无声息。他迅
速穿上内衣，将门打开。小棉玉手捧浴
巾，赤着双脚。她被热气呛住了，伸手
掩向额头。他扶住她。她进入后一直是

低头垂思的样子，挨近，眼睫的翕动弄
痒了他的胸口。他看她的头顶，漆黑发
丝间洁白的头皮、几点头屑。他想吻这
头发一下，后来将下巴压在上面。她轻
啄他的胸部。温热的水流，也可能是泪
水。“公子啊！”一句叹息，十指搓动，从
胸到背，涂满皂沫。那浓浓的艾草味的
皂沫，一卷卷淌到脚下，在那里变成一

堆雪绒轻轻颤动。她搓洗得仔细，在腋
下和所有褶缝处搓弄，咕哝：“我要有
一个这样的大孩儿，死也值了。骨肉均
匀，不胖不瘦。”舒莞屏有时要侧身以
防弄湿对方，可她全然不顾。为了用上
力气，她有时会把他揽到怀中。她太小

了，他太大了，挨近了，就像一头长颈
鹿在欺负一只小鹌鹑。他忍不住，在她
耳边发出赞叹：“我敢说，你的眼睛是

至美的。”“莫要羞煞我也！”一句出口，
她再也无法移动，紧伏他的腋下。
“公子，明天就是启程的大日子。

我俩还要细细想一遍，从头开始想。这
一程每个站点都得想好、想透。我的三
个卫士两个至忠，一个未知。还有，冷

大人会派几个武士，那要碍事的。我一
直在想一些办法、想过河后的一个个
关节。我们在河东小客栈顶多待上两
天，你要在这两天里设法离开，躲开所
有眼线。先要弄清客轮航班，拿到一张
船票，藏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里。你只
有上船，我才能安心。”
“提调费了多少心思，让我终生无

以报答！我想的是你，到了那一天，如
何自辩、如何瞒过冷大人的眼睛？”
“冷伯自会迁怒于我，别无他法。

只有求助大公。同是女人，她会怜惜
的，知道走失夫君之苦。我像一条狗一
样跟在她的身后，说不定会饶恕的。公
子，这些年来，我把冷伯的一言一行都
报与大公，冒着杀头之险去大营探悉；

我还为她踩踏腰背，我身个儿小，她喜
欢我的脚丫。”

舒莞屏蹲下，看她水渍中的一双
脚。第一次细看：小巧，软胖，两个拇趾
稍短，只有常人的三分之二，似有憨趣。
“公子，日后想你如何是好？会受

不住的！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她的泪

水再次涌流。他抱住她，鼻子里扑满熟
悉的香味：好似同文馆刚刚烤好的面
包。这般丰腴由她终身携带，还有不可
遗忘的怀念和恩泽。他再次发出恳求：
让我们一起出逃，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她的长泪滑下双颊：“公子啊，我只是
岛上一粒沙子。也许咱们还能相见，只
要上天愿意！”

“真有那么一天，我将不顾一切打
马来劫，像强盗一样把你拽上马背！”
“那时我就老了，没有牙了，头发

白了。不过我还抱得动柴火，给公子做
饭。”

三

如同预料，冷大人为巡督一行加
派两位武士。这次要去朱砂滚子万东
将军的大营，三日后转向小青手金春

那里。战事随时开启，那将是空前艰难
的日子：义军经过休养生息，变得更加
强悍。官军剿杀心切，全力确保登州，
那是水师要塞。提调出行的车队一如
从前，除厢车外，引前殿后的骑乘约有
十人。不少人前来送行，五位“通嘴子”

簇拥舒莞屏走向厢车，说：“和夫人同
行甚好！大人一路珍重！”脸色苍苍的
车夫轻叩一下车厢，扬鞭启轮。

舒莞屏怀抱柳条箱包，与小棉玉
并坐。她让他把箱包暂置一旁。他发
现只有两位贴身卫士同行。她耳语
道：“另一位入口不慎，腹泻呢。”舒莞
屏牵着她的手用力握了一下。先是一

段熟悉的水路。春天的河道透着微
寒，不知名的水禽盯视来船，离近了
才扑扑飞去。远处的荒芜中有一只怪
鸟在唱，像奉献一支古老的歌谣：“咕
尔嘎呀切切哩，吚尔吚尔嗒嗒哩！”舒
莞屏说：“我第一次遇到叫声这样动
听的鸟！”小棉玉点头称是：“它只唱
给船上一个人听。”

船厢拉合帘子，外间是贴身卫士。
小棉玉说：“这两人是信得过的，一直
跟我。这一程的大事都交与二人，已细
细叮嘱。明天抵副都统大营，歇一夜，
第三天见老山姆。在她那儿要歇上几
日，养足精神去河东。我们这次会上紧
赶路，在小客栈多待半天。那是你骑马

离开的地方。”舒莞屏低下了头。
“我让两个卫士提前去河东客栈，

办好一些事情。那里全是老山姆的人。
卫士去烟台住顺德饭店，也是老山姆

的站点，这就不致生疑。卫士办利落
后，再返回客栈。”
“我只不知冷大人的两个武士，还

有小客栈其他耳目，这些人怎么应
付？”舒莞屏在说那个逼近的夜晚。“两

个武士必须在晚宴上醉酒。我的卫士
随你上路，在烟台小店会合。你要记
住，这一路对下人、小客栈和老山姆，
都要有些威仪。他们只信服有声威的
大人。”小棉玉脸色肃穆，教他如何威
严。他点头：“明白。”小棉玉叹气：“公
子长这么俊美，又能威严到哪里。”

舒莞屏不以为然。他抬头看她时，

目光甚是凌厉。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123）

稀少的不仅仅是夜莺。自七座
山点亮后，几乎所有动物都不翼而

飞了。以我的观察，造物主最爱的是
甲壳虫，几乎漫山遍野都是，据说颜
色各异，还有能发光的。可惜我看不
见，我的眼中只有黑白两色。只知道
它们的命运也有天壤之别，有的演
变成了天使，而有的终生都在滚粪
球。对于我来讲，无论是高飞的“花
大姐”，还是西西弗斯式的滚粪球

者，都像人类餐盘中的鱼子酱与芝
麻粒，我在享受美食时，总免不了要
把它们夹在田鼠的头皮中，予以细
细品味。即使大量动物在没有黑夜
的七星山上无处藏身安歇，甲壳虫
总不至于也落荒而逃吧？不，就连它
们也在“点亮工程”中突然销声匿迹
了。真是可笑至极，什么狗屁生命也

这样敝帚自珍起来。我十分丰富的
食物链条，几乎顷刻之间就变得牙
唾不剩了。柏拉图有句至理名言：用
词与事实必须相符。我说的的确是
实际情况。白昼与黑夜对于动物界
竟然是如此重要。

七座山但凡能跑、能飞、能走、

能爬、能蠕动的，都搬迁一空了。我
是凭借武力，暂且占据了一个山洞，
才找到了一点黑夜的感觉，食品是
我平常不大享用的蝙蝠。因为这家
伙是古老生物，身上病菌很多。尽管
我的肠胃消化与解毒功能十分出
众，但有时也不免有胃疼和拉肚子
的毛病产生。胃肠负责消化食品中

的化学物质；肝脏负责解除化学物

质与药物毒性；而心脏负责泵送血
液，它们都是由特定的细胞和组织
结构而成。由于山体被破坏，加上光
污染，还有人类在安装灯泡时一些
蚊虫拼命反抗攻击，而使他们使用
了大量的杀虫剂、灭害灵（听听他们
对动物的不恭），导致所有食品都有
了我的内脏还难以快速进化到位以

解除的毒素。食品安全是我目前面
临的最大危机。尽管蝙蝠已让我饱
尝饮食折磨，可就这点瞎瞎“余粮”
也所剩无几。它们都抖抖瑟瑟地倒
吊在黑洞深处，我转动头颅数了数，
以日均食用八只的速度（已做到了
最大节俭），大概也就能维持半月左
右生计。何况还有趁我不备，偷偷溜

出洞去，以求苟活者。
我恐怕也得考虑搬迁问题了。

这可是个要命的问题。因为祖上数
代都盘踞在这里。据姥姥讲，能守住
七星山的任何一座，那就是福如东
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日子。
从父辈到我，也的确在遵从姥姥的

教导中得到了实惠。据地方猎人说，
我和父亲都是金色皮毛，比其他猫
头鹰科贵重许多。父亲被一个猎人
打死，猎人竟然被人类判刑一年零
六个月，这个挨千刀的货应该处以
凌迟！不过也终因他作恶多端，而在
另一次打野猪时，跌下悬崖，尸骨寸
断。正所谓猎人多死于虎口，武人必

亡于剑下是也。北斗镇最会骑摩托
的叫驴，不就是在摩托上摔死的吗？

我最讨厌啰唆，可常常是讨厌什么，
自己就是那个毛病的沉疴最甚者。

我要说的是，北斗七星山，我独
占了一个勺把，地盘足够展翅翱翔。
食品也曾经丰富得朱门酒肉臭。那
些盘桓在其他六座山上的同类（每
座山上都居住着几十口子），都特别
艳羡着我的“独户别院”，也有“参与
开发”的各类磋商，都遭到我不容置
喙的严词拒绝。我习惯于独自用餐，

喜欢欣赏被我攫住咽喉的动物最后
的哀嚎、惨叫和蹬腿表演。尤其喜欢
独自安寝、思考一些大问题。总之，
是独自享用着这个山头上的一切
吧。哪怕多余的田鼠腐烂、雀鸟老死
病故、昆虫一再蝶变作茧，也不许同
类来享用一星半点。谁让我是金色
的高贵品种，就连爱情，也是不大喜

欢把谁娶进门来，让它成为永久新
娘，从而破坏我独享宁静的。南宋有
个名气不大的词人朱淑真写过一阕
《减字木兰花》，开头就是：“独行独
坐，独倡独酬还独卧。”更像是在总
括我的生命行止。人类以为猫头鹰
是一夫一妻制的典范，那是大致情

况，我属例外。需要的时候，我会到
附近六座山上走走看看，遇见心仪
者，就献上一只勺把山上的田鼠，以
求美满的瞬间联欢。据说也留下了
不少杂色品种，就由它们养着去吧！
我只会像父亲一样，在适当的时候，
挑选出一只别的动物议论纷纷的金
毛品种，领来接续继承权而已。现在

竟然在一夜之间，那“至于万世、传

之无穷”的祖训，崩毁于一旦了。据
说其他六座山上的同类早已撤离
了，而我还在做最后的坚守，以保持
仓皇辞庙时不同于它们的那点淡定
与尊严。

让我十分不理解人类的是，怎
么就那么喜欢热闹，以致晚上都要
点亮。他们不是喜欢标榜孤独吗？什

么百年孤独、千年孤独，好像孤独就
是一种生命高级状态。可惜的是，他
们连一刻也享受不了像我这样真爱
真懂孤独的孤独者的孤独。他们没
事就爱朝一块儿凑，生怕冷落得活
不下去。动不动就要沟通，要寻求理
解，甚至和解。终是活得猥琐而不自
信的表现。尤其是连黑夜也不放过，

要折腾，要狂欢，要娱乐至死。不像
我在白天就会休息。他们自然也应
该在黑夜中安眠一下。我见过他们
睡觉的模样，那就跟死了一般。金
钱、美女、美食、房子、级别、职称、荣
誉都不要了，天下也跟着很是太平
了。可他们一旦醒来，立即就会想到

墙缝里偷偷塞着的那卷钱或什么金
货；以及迫不及待要喂进嘴里的动
物残骸；尤其是哪怕死也要先搂住
再说的某种情欲烈焰的火山爆发。
关键是他们的相互残害，只有死了
才了了。一旦醒转来，害人之心便立
马毒如蛇蝎般地膨胀起来。总之，我
对他们自诩为地球上的高级生命，

保留着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意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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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77）

顾教授脱不开身，你代表他陪伴
塞缪尔教授的上海之行。你知道塞缪

尔教授全世界最想去的城市就是上
海。在会议间隙的茶歇时，五湖四海的
学者聊起来最向往的城市，一大半洋
教授说的都是北京。塞缪尔教授搅动
咖啡说：“我做梦都想去上海。”
“为什么？”从纽约来的教授颇为

失落。除了想去北京的，剩下的人基本
上都在谈论纽约。你们都知道现在的

学者也擅长逢场作戏，把北京挂在嘴
上，姑妄听之而已；不经意地提到的纽
约，多半才是真心话。
“因为我父母做梦都想回上海。”

塞缪尔教授说。
你把塞缪尔教授的理由翻译给顾

教授，然后随口用英文说了一句：“我

最想去的城市是耶路撒冷。”

“Really（真的）？”塞缪尔教授惊喜
地睁大眼。他听到了自己城市的名字，
唯一一个人发出了她的声音。
“Sure（确定）。”你说。
“Why（为什么）？”塞缪尔教授将

你拉到一边。
“因为，”你放慢语速，谨慎地搜索

最恰当的英文词汇，如同很多年纷至
沓来，“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耶路撒冷
一样，在我对她一无所知时就追着我
不放。”

耶路撒冷。作为一个音译外来词，
作为四个汉字的发音，十几年前就纠
缠着你。

如同很多年纷至沓来。如果从九

岁的傍晚算起，距今已经二十二年。但
你不能确定那天晚上是否就听见了
“耶路撒冷”这四个字；你甚至敢肯定，
与《圣经》有关的任何具体的声音，那
天晚上都没有听见。

水边的傍晚来得总比别的地方
快，夜色从运河上先升起来，一阵风
就刮进了花街，黑暗无孔不入。孟弯

弯的米店里狗叫了几声，满桌娘的三
只母鸡跳到院墙边的桃树枝上，老歪
杂货铺的灯率先在柜台上方亮起来，
1987 年夏天的傍晚就算正式来到了
花街。你们装模作样地坐在石码头上
抠脚丫，你、杨杰、易长安，抠一抠闻
一闻。你们的眼睛瞟着从河边走过来

的老太太秦环。她从西边来；晚饭后
的例行散步，从花街出来，绕到东大
街，再从西大街绕回来。杨杰用姑妈
从深圳出差带给他的电子表计算过，
这一圈绕下来，慢了四十分钟，快了
只有半小时，那要取决于天气和是否
与街坊邻居聊天。你们看见穿黑衣服

的老太太从石码头拐进花街，在她的
背影即将被黑暗吞噬之前，你们站起
来，赤着脚跟上去。石板路的热度还
没散尽，光脚踩上去你觉得你像一只
心跳过速的猫。

没带上天赐，三人中你最小，所以
你觉得你的紧张情有可原。不带天赐，

因为秦环是他奶奶。秦环旁若无人地
穿行在花街上，快到长安家时往左拐，
黑洞洞的教堂歪斜着杵在夜空里。那
个时候天上的星星比现在多，比现在
亮，团团簇簇地挤在天上，夜空几乎不
堪重负，你时刻担心它兜头掉下来。天
上亮，教堂黑，你父亲调出来的墨那样
的黑。你们躲在墙角后面，看秦环从口

袋里掏出一把扁长的铜片钥匙，在黑
暗里熟练地打开那把总也不生锈的老
式铜锁。两扇国槐木板门饱经风吹雨
打，四周已经朽烂，推开时发出老鼠一
般尖厉的叫声。你觉得那声音紧急、明
亮，像黑夜里一道雪白的伤口。没有电
灯，秦环在黑暗里消失了半分钟，先是
火柴微小含混的光，然后是蜡烛，亮，

更亮，在她身前，毛茸茸的一个淡黄里
泛红的光晕在教堂里渲染开来。光让
她的背影极其巨大，满满地堵住了教
堂的门，一直推到你们脚前。

你闻到潮湿发霉的教堂味道。夏
天的花街上，没有一间房子是干爽
的。秦环转身离开烛火，往门口走过

来，你们往后缩了缩；在缩回去之前，
你看见没有了老太太遮挡的烛光照
亮了墙上巨大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
上的那个外国人上半身昏暗模糊，下
半身从让你难为情的缠腰布往下，看
得比较清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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